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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嘴
八舌
小 臻

近
年
不
時
聽
一
些﹁
本
土
派﹂
喊
出
一
句﹁
自
己

香
港
自
己
救﹂
，
撇
開
他
們
別
有
用
心
的
想
借
題
發

揮
宣
揚﹁
港
獨﹂
意
識
，
又
真
是
希
望
香
港
人
可
以

有
能
力
自
救
，
解
決
目
前
的
社
會
困
局
。
眼
見
香
港

社
會
政
策
受
那
些
不
知
所
謂
的
政
黨
爭
拗
擾
亂
弄
得

無
法
運
作
，
年
輕
人
是
非
不
分
，
真
的
若
不
自
我
醒

覺
，
恐
怕
沒
人
可
以
幫
到
香
港
，
香
港
逃
不
過
沉
淪
的

宿
命
。
所
以
需
要
全
港
人
合
力
救
香
港
，
選
立
法
會
議

員
時
若
不
再
看
清
楚
誰
是
真
正
為
香
港
好
，
再
選
些
搗

亂
分
子
入
去
，
真
的
遺
害
子
孫
，
到
時
不
是
有
沒
有
民

主
的
問
題
，
而
是
有
沒
有
飯
開
，
能
否
生
存
的
問
題
。

香
港
長
期
內
耗
下
優
勢
逐
漸
消
失
，
邊
緣
化
危
機
迫

在
眉
睫
，﹁
好
運﹂
很
快
就
會
用
完
，
年
長
一
輩
都
憂

心
萬
分
，
只
有
年
輕
一
輩﹁
未
識
死﹂
。
大
家
既
然
推

崇
資
本
主
義
制
度
就
要
接
受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完
全
是
講

市
場
競
爭
的
，
要
工
作
、
要
生
活
都
必
須
靠
自
己
的
努

力
爭
取
和
付
出
，
不
是
樣
樣
依
賴
政
府
，
埋
怨
政
府
不

照
顧
你
。

一
些﹁
垃
圾
議
員﹂
一
邊
狂
鬧
政
府
不
做
事
，
另
一

邊
又
拉
布
阻
礙
政
策
實
施
，
你
們
沒
給
機
會
特
首
及
政

府
處
理
問
題
就
先
狂
鬧
政
府
不
解
決
問
題
，
簡
直
是
天

下
最
不
文
明
的
議
員
。
成
日
鬧
港
珠
澳
大
橋
超
支
，
大

狀
黨
支
持
居
住
於
東
涌
的
老
婦
取
得
法
援
後
向
高
等
法

院
提
出
司
法
覆
核
，
挑
戰
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
段
的
環
評

報
告
，
導
致
大
橋
工
程
被
迫
停
工
五
個
月
，
造
價
增
加
約
六
十
五

億
元
，
耗
費
上
千
萬
元
訴
訟
費
用
，
納
稅
人
的
錢
都
袋
進
律
師
口

袋
了
，
又
不
見
你
們
嘈
？
臨
近
交
稅
，
想
起
納
稅
人
的
錢
花
在
一

班
成
日
流
會
的
議
員
，
不
務
學
業
整
天
想
辦
法
侮
辱
師
長
的
大
學

生
身
上
，
作
為
有
份
納
稅
的
港
人
怎
能
不
激
氣
！
講
真
現
在
許
多

搞
事
的
人
都
不
是
納
稅
的
一
群
，
他
們
卻
大
聲
鬧
政
府
浪
費
納
稅

人
的
錢
，
幾
可
笑
。
在
美
加
沒
有
納
稅
的
移
民
就
沒
資
格
享
受
福

利
，
拿
救
濟
金
有
限
期
的
，
香
港
人
拿
綜
援
卻
沒
有
限
期
，
很
幸

福
了
。

香
港
還
有
一
種
令
人
討
厭
的
人
，
就
是
四
處
散
播
負
能
量
的

人
，
是
破
壞
社
會
安
寧
的
隱
形
兇
手
，
大
家
手
機
都
不
時
收
到
一

些
將
傳
言
當
事
實
，
或
將
小
事
誇
大
危
言
聳
聽
的
短
訊
，
一
些
造

假
醜
化
中
國
人
的
影
片
，
漸
漸
令
到
年
輕
人
對
內
地
的
人
和
事
印

象
不
好
，
甚
至
討
厭
、
懼
怕
中
國
，
這
些
才
是
洗
腦
。
有
些
人
問

為
什
麼
香
港
年
輕
一
代
變
得
不
愛
國
，
其
實
就
是
這
些
不
斷
刻
意

傳
播
中
國
黑
暗
面
、
負
面
消
息
的
人
的﹁
功
勞﹂
。
其
實
其
他
國

家
一
樣
有
很
多
黑
暗
面
，
只
是
香
港
媒
體
沒
有
那
麼
落
力
傳
播
而

已
。香

港
台
灣
兩
個
彈
丸
之
地
的
某
些
人
很
熱
衷
搞﹁
去
中
國

化﹂
、﹁
獨
立﹂
，
能
成
事
機
會
當
然
是
零
，
不
過
就
算
給
你
幻

想
一
下﹁
獨
立﹂
，
變
成
一
個
小
國
，
在
世
界
舞
台
上
又
有
什
麼

作
為
？
有
人
放
你
在
眼
內
嗎
？
只
會
被
人
當﹁
爛
頭
卒﹂
，
利
用

你
對
付
敵
手
，
或
者
將
你
變
成
另
類
的﹁
殖
民
地﹂
，
企
圖
搞

﹁
獨
立﹂
的
人
都
是
眼
光
思
想
太
狹
隘
，
但
願
佛
祖
賜
他
們
智

慧
，
讓
他
們
早
日
清
醒
。

身
為
炎
黃
子
孫
搞﹁
去
中
國
化﹂
真
荒
謬
，
無
論
你
怎
麼﹁
漂

白﹂
自
己
，
美
國
人
歐
洲
人
眼
中
都
不
會
將
你
看
成
美
國
人
、
歐

洲
人
的
，
在
美
國
生
活
的
黑
人
和
黃
種
人
還
是
一
樣
受
到
不
平
等

待
遇
，
否
則
不
會
有
奧
斯
卡
頒
獎
玩﹁
漂
白﹂
、
華
裔
警
員
執
勤

出
意
外
導
致
人
傷
亡
竟
要
重
判
，
說
明
世
界
根
本
沒
有
絕
對
公

平
。
唯
有
等
下
一
世
投
胎
，
你
向
上
帝
要
求﹁
變
種﹂
做
白
種

人
，
看
上
帝
審
核
你
今
生
做
了
什
麼
好
事
，
批
不
批
准
你
了
。

納稅人氣難平

正
月
十
五
元
宵
佳
節
的
中
午
，
香
港
潘
氏
宗
親
會
同

寅
應
邀
到
深
圳
石
廈
村
潘
氏
宗
祠
品
嚐
盆
菜
。
石
廈
村

是
深
圳
市
現
存
少
數
古
村
，
因
為
經
濟
發
展
，
除
保
留

有
百
年
歷
史
的
宗
祠
和
碉
樓
之
外
，
宗
祠
周
邊
的
土
地

都
盡
數
開
發
，
建
成
廣
廈
。
每
年
石
廈
潘
氏
散
落
國
內

外
的
子
弟
都
會
回
村
參
加
盆
菜
宴
，
亦
歡
迎
旅
居
深
圳
附
近

的
各
省
宗
親
出
席
，
今
年
聚
會
就
有
遠
至
黑
龍
江
的
同
宗
蒞

臨
。
雖
然
方
言
未
盡
相
同
，
大
家
都
顯
得
親
切
熱
情
。
仁
超

宗
長
是
石
廈
原
居
民
，
原
來
還
是
香
港
潘
氏
宗
親
會
的
元

老
，
據
宗
長
介
紹
，
石
廈
村
共
有
八
姓
，
人
數
以
趙
姓
最

多
，
潘
氏
居
次
。
自
來
八
家
和
睦
共
處
，
甚
為
團
結
。

宗
祠
近
年
經
過
修
葺
，
添
置
仿
古
傢
具
。
宗
祠
神
樓
門
聯

曰
：派

衍
滎
陽
木
本
水
源
崇
德
報
功
緜
祖
澤

支
分
石
廈
地
靈
人
傑
經
文
緯
武
振
家
聲

是
聯
為
仁
超
宗
長
的
伯
父
壽
昌
先
生
所
撰
，
壽
昌
宗
長
業

中
醫
，
生
前
曾
在
香
港
元
朗
區
懸
壺
濟
世
多
年
。

本
聯
用
四
四
七
格
式
，
合
馬
蹄
韻
。
上
聯
三
頓
要
求﹁
仄

仄
平﹂
，
下
聯
則
是﹁
平
平
仄﹂
，
上
聯
陽
、
源
兩
字
平

聲
，
澤
仄
聲
；
下
聯
廈
、
傑
兩
字
仄
聲
，
聲
字
平
聲
。
如
果

聯
分
五
頓
，
上
下
聯
就
要
分
別
是﹁
仄
仄
平
平
仄﹂
和﹁
平

平
仄
仄
平﹂
了
。

壽
昌
宗
長
此
聯
甚
工
整
。
派
對
支
，
衍
對
分
，
滎
陽
對
石
廈
，
是
句

間
對
。
木
本
對
水
源
，
地
靈
對
人
傑
是
句
內
自
對
，
然
後
木
本
水
源
才

可
以
對
得
上
地
靈
人
傑
，
是
為
對
辭
的
基
本
手
法
。
崇
德
報
功
、
經
文

緯
武
亦
然
。
最
後
是
祖
澤
對
家
聲
。

派
和
祖
澤
在
上
聯
、
支
和
家
聲
在
下
聯
也
有
考
究
。
有
一
個
流
通
甚

廣
的
對
聯
故
事
，
有
人
掛
一
聯
曰
：﹁
子
當
承
父
業
，
臣
必
報
君

恩
。﹂
有
識
者
見
了
，
大
吃
一
驚
，
認
為
文
詞
安
排
大
逆
不
道
，
因
為

子
在
父
前
，
君
在
臣
後
。
於
是
改
為
：﹁
君
恩
臣
必
報
，
父
業
子
當

承
。﹂
這
個
小
故
事
有
許
多
版
本
，
有
謂
跟
明
代
廣
東
南
海
狀
元
倫
文

敘
有
關
，
恐
為
穿
鑿
。

︽
百
家
姓
︾
以
潘
氏
郡
望
系
出
滎
陽
，
秦
漢
之
後
，
天
下
一
統
，
國

人
的
籍
貫
都
是
先
郡
後
縣
，
到
了
明
清
才
則
是
先
省
後
縣
。
望
者
，
名

門
望
族
也
。
不
過
，
滎
陽
到
三
國
時
魏
國
才
置
郡
，
此
前
為
滎
陽
縣
，

漢
初
屬
河
南
郡
。
東
漢
遷
都
洛
陽
，
改
河
南
郡
為
河
南
尹
。
現
時
全
中

國
人
人
都
知
的
潘
姓
古
人
，
首
推﹁
潘
安﹂
。
潘
岳
，
字
安
仁
，
西
晉

文
學
家
，
年
輕
時
以
美
見
稱
，
留
下﹁
擲
果
盈
車﹂
的
韻
事
。
若
在
現

代
，
恐
怕
會
給
熱
情
的
女﹁
粉
絲﹂
扒
光
衣
服
！
潘
岳
於
八
王
之
亂
時

被
夷
三
族
，
即
是
父
族
、
母
族
、
妻
族
都
不
能
倖
免
，
或
云
有
侄
逃

脫
，
得
以
保
命
。

上
聯
首
頓
提
到﹁
派
衍
滎
陽﹂
即
是
據
︽
百
家
姓
︾
之
說
，
以
滎
陽

為
潘
氏
發
源
地
。
潘
氏
最
早
可
以
追
溯
到
周
文
王
封
弟
季
孫
於
潘
，
另

一
支
則
源
出
楚
國
，
史
籍
最
早
記
載
的
潘
氏
前
賢
是
楚
國
大
臣
潘
黨
。

潘
氏
未
出
過
帝
主
，
不
過
，
到
了
二
十
一
世
紀
則
有
韓
國
人
潘
基
文

出
任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
那
是
國
際
盟
主
級
的
人
物
了
。
或
謂
這
是
中
國

潘
氏﹁
認
親
認
戚﹂
，
不
過
韓
國
潘
氏
似
應
源
出
福
建
潘
氏
，
在
宋
代

移
居
朝
鮮
，
潘
秘
書
長
當
為
漢
族
苗
裔
也
。

潘氏宗祠盆菜宴

在
今
年
的
央
視
春
晚
中
，
有
一
個
節
目
引
起
了
小
狸
特
別

的
注
意

︱
或
者
更
準
確
地
說
，
是
伴
着
孫
楠﹁
衝
衝
衝
，

衝
向
最
高
的
巔
峰﹂
的
歌
聲
，
那﹁
五
百
四
十
個
機
器
人
排

成
四
個
方
陣
，
高
舉
雙
臂
，
隨
即
倒
轉
而
立
，
雙
腿
揮
向
空

中
，
整
齊
劃
一
，
氣
勢
宏
偉
，
讓
所
有
觀
眾
讚
嘆
不
已
。﹂

引
號
中
的
話
，
是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台
灣
︽
經
濟
日
報
︾
在
題
為

︽
機
器
人
登
春
晚
︾
一
則
報
道
中
的﹁
讚
嘆﹂
︱
它
不
僅﹁
讚

嘆﹂
，
甚
至
是﹁
驚
艷﹂
：﹁
雖
然
只
有
兩
分
半
鐘
的
表
演
，
卻

登
上
百
度
熱
搜
榜
，
令
人
驚
艷
，
…
…﹂

其
實
，
對
於﹁
機
器
人
登
春
晚﹂
讚
嘆
又
驚
艷
的
，
並
不
只
台

灣
媒
體
這
一
家
，
在
小
狸
印
象
中
，
早
在
二
月
十
一
日
，
即
正
月

初
四
的
時
候
，
法
國
︽
費
加
羅
報
︾
網
站
即
有
一
篇
相
關
報
道

︽
中
國
讓
數
百
機
器
人
跳
舞
慶
祝
新
年
︾
。
該
報
道﹁
讚
嘆﹂

說
，﹁
儘
管
看
到
機
器
人
跳
舞
並
不
是
什
麼
新
鮮
事
，
但
是
所
有

這
些
機
器
人
的
完
美
同
步
則
完
全
出
乎
人
們
的
意
料
。﹂
該
報
道

還
進
一
步﹁
驚
艷﹂
說
，﹁
在
機
器
人
跳
舞
期
間
，
還
有
至
少
二

十
九
架
無
人
機
從
天
而
降
進
入
舞
台
，
同
樣
也
有
着
完
美
協
調
的

動
作
設
計
。﹂

對
於
以
上
境
外
媒
體
的
這
些
驚
艷
，
小
狸
確
實
在
大
年
廿
九
晚

坐
在
家
裡
通
過
電
視﹁
眼
見
為
實﹂
着
，
而
更
有
情
趣
的
是
，
就

在
小
狸
看
着
電
視
機
裡
的
機
器
人
同
時
，
電
視
機
外

︱
即
狸
公
館
內
，
也

有
一
台
機
器
人
正
東
奔
西
跑
地
忙
碌
着
︱
不
過
，
它
不
會
跳
舞
，
它
的
長
項

是
掃
地
。

這
個
春
節
，
據
小
狸
觀
察
，
諸
如
雪
櫃
、
洗
衣
機
、
冷
氣
機
等
傳
統
家
電

銷
售
低
迷
，
但
智
能
小
家
電
卻
銷
售
火
爆
。
比
如
狸
公
館
內
的
那
台
掃
地
機

器
人
，
據
國
美
在
線
的
數
據
顯
示
，
一
個
春
節
已
經
賣
出
了
兩
千
台
。
而
為

孫
楠
春
晚
伴
舞
的
那
種
跳
舞
機
器
人
，
在
節
目
播
出
半
小
時
內
，
就
創
出
了

過
千
台
的
銷
量
，
實
在
是
讓
人
歎
為
觀
止
。

無
獨
有
偶
，
春
節
期
間
，
關
於﹁
機
器
人﹂
的
新
聞
還
有
一
條
：
美
國

︽
華
盛
頓
郵
報
︾
網
站
的
一
篇
題
目
叫
︽
為
什
麼
那
麼
多
政
客
說
起
話
來
像

機
器
人
？
︾
的
文
中
說
：﹁
打
扮
成
機
器
人
的
活
動
人
士
從
新
罕
布
什
爾
州

來
到﹂
作
者﹁
居
住
的
南
卡
羅
來
納
州
，
目
的
是
諷
刺
馬
爾
科·
魯
比

奧
。﹂
為
什
麼
呢
？
因
為
他
在
競
選
辯
論
中﹁
將
一
個
觀
點
重
複
了
四
遍
，

這
讓
他
聽
起
來
更
像
一
台
功
能
失
調
的
機
器
。﹂
作
者
的
結
論
是
，﹁
或

許
，
政
客
和
政
治
機
構
終
有
一
天
會
依
賴
機
器
人
來
生
成
他
們
的
用
詞
。﹂

一
邊
是
愈
來
愈
像
人
類
的
機
器
，
一
邊
是
愈
來
愈
像
機
器
的
人
類
，
到
底

誰
虛
誰
實
？

機器人的實與虛 網人
網事
狸美美

袁
庚
老
兄
以
近
百
齡
辭
世
，
可
謂

﹁
福
壽
全
歸﹂
。

我
與
袁
老
兄
雖
不
算
太
熟
，
但
也
有

多
面
之
緣
。
並
曾
應
邀
參
觀
過
蛇
口
的

特
區
中
的
特
區
，
欣
賞
過
他
的﹁
效
率

就
是
生
命﹂
、﹁
時
間
就
是
金
錢﹂
的
格

言
。
當
年
不
少
人
對
蛇
口
工
業
區
的
做
法
頗

有
微
言
。
其
實
就
是
深
圳
建
立
特
區
也
有
不

少
中
央
級
領
導
人
不
以
為
然
。
當
年
曾
有
某

些
中
央
領
導
人
參
觀
了
深
圳
，
大
呼
深
圳
除

了
掛
一
面
五
星
紅
旗
外
，
已
經
不
是
社
會
主

義
了
。
如
果
不
是
鄧
小
平
的
堅
持
和
支
持
，

並
以
題
詞
表
示﹁
特
區
就
是
好﹂
，
深
圳
模

式
，
恐
怕
會
胎
死
腹
中
。

袁
庚
一
生
充
滿
傳
奇
，
早
年
曾
擔
任
情
報
工
作
。
他

和
前
中
銀
集
團
副
總
稽
核
潘
靜
安
，
同
在
太
平
洋
戰
爭

時
期
香
港
淪
陷
前
後
，
對
香
港
的
愛
國
民
主
人
士
何
香

凝
、
柳
亞
子
、
鄒
韜
奮
等
搶
救
離
港
。
他
又
曾
任
中
共

東
江
縱
隊
聯
絡
處
處
長
，
在
抗
戰
時
期
國
共
既
合
作
又
鬥

爭
的
複
雜
環
境
下
，
擔
任
情
報
工
作
。
沒
有
機
警
沉
着

的
性
格
，
幹
不
了
這
種
特
殊
任
務
。
我
與
他
的
戰
友
潘

靜
安
更
為
熟
絡
一
點
，
常
向
他
請
教
。
但
對
袁
庚
的
故

事
卻
所
知
不
多
，
只
覺
得
他
在
種
種
壓
力
之
下
，
能
堅

持
蛇
口
工
業
區
的
獨
特
方
式
建
設
，
十
分
值
得
欽
佩
。

他
的
一
生
主
要
工
作
都
堅
持
在
蛇
口
，
直
至
退
休
。

近
年
見
過
一
面
，
是
他
到
港
領
取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頒
授

予
他
金
紫
荊
星
章
的
時
候
。

袁
庚
不
愧
為
中
國
改
革
開
放
事
業
的
探
索
者
和
創
造

者
。
鄧
小
平
創
造
的
改
革
開
放
時
代
，
只
有
鄧
的
堅

持
，
方
能
令
創
造
特
區
實
施
特
殊
政
策
上
有
所
進
展
。
當

年
支
持
創
辦
特
區
的
任
仲
夷
、
吳
南
生
、
梁
湘
、
吳
健
民

等
都
有
功
勞
。
這
些
老
革
命
，
除
了
吳
南
生
︵
今
年
九
十

四
歲
︶
健
在
外
，
都
已
作
古
。
人
們
在
享
受
特
區
特
事

特
辦
的
豐
碩
成
果
之
際
，
都
不
應
忘
記
這
些
拓
荒
者
。

袁
庚
之
得
人
心
，
看
他
逝
世
當
日
，
已
有
數
百
名
市

民
冒
雨
在
蛇
口
主
動
前
往
悼
念
。
人
們
稱
讚
他
不
僅
是

個
企
業
家
，
還
是
一
個
改
革
家
。

袁
庚
還
有
一
個
大
膽
創
新
的
做
法
，
他
提
倡
民
主
選

舉
和
新
聞
監
督
，
這
在
全
國
各
地
可
說
開
了
先
河
。
徹

底
的
唯
物
主
義
者
是
無
所
畏
懼
的
，
他
的
民
主
和
監
督

的
精
神
，
相
信
會
在
全
國
開
花
結
果
。

悼袁庚 生活
語絲
吳康民

香
港
是
個
公
平
競
爭
之
地
，
只
要
有
才
能
總
有
出
頭
天
，
肥
媽M

aria

和
坤
哥
吳
業
坤
都
是
草
根
出
身
，
經
過
不
斷
努
力
已
成
紅
人
。

肥
媽
是
個
奇
女
子
，
十
一
歲
父
親
去
世
已
負
起
養
家
的
責
任
，
她
做

過
苦
力
、
接
線
生
等
等
，
每
次
接
到
工
作
都
不
問
價
錢
，
早
到
遲
退
，

今
天
也
一
樣
定
必
早
到
半
小
時
。﹁
我
住
新
界
，
怕
途
中
遇
到
什
麼
意

外
，
佗
佗
佻
佻
最
開
心
。﹂

肥
媽
愛
唱
歌
，
可
是
為
了
七
十
多
歲
的
丈
夫
，
決
定
在
三
月
中
演
唱
會
後

不
再
踏
足
紅
館
搞
個
唱
，﹁
其
實
兩
年
前
大
手
術
後
我
答
應
了
他
，
我
復
元

後
到
馬
來
西
亞
入
住
早
已
買
好
的
度
假
屋
，
那
裡
的
陽
光
海
灘
是
免
費
的
，

十
多
元
一
份
西
餐
，
有
湯
有
扒
，
計
劃
半
年
度
假
，
半
年
回
港
探
孫
。
可

惜
，
去
了
第
六
天
已
有
朋
友
致
電
邀
約
工
作
，
我
便﹃
哦﹄
了
一
聲
就
飛
回

來
了
。﹂

肥
媽
視
香
港
為
家
，
她
說
沒
有
這
個
地
方
就
一
定
沒
有
她
，﹁
我
希
望
高

鐵
早
日
通
車
，
我
可
以
在
內
地
居
住
，
很
快
便
可
回
來
見
家
人
。
那
兒
樓
價

幾
百
元
一
呎
，
比
這
裡
天
水
圍
過
萬
元
一
呎
便
宜
多
。
那
些
年
輕
人
常
說
英

治
時
代
好
，
我
不
同
意
。
當
年
排
街
症
每
天
八
十
個
籌
，
我
排
八
十
一
，
囝
囝
病
到
快

死
也
不
理
，
這
樣
的
氣
我
受
過
，
他
們
愛
英
國
大
可
以
移
民
，
我
會
到
機
場
送
花
。﹂

其
實
，
香
港
的
年
輕
人
並
未
如
肥
媽
所
言
一
面
倒
的
傾
向
，
他
們
也
有
默
默
向
上
游

的
。
吳
業
坤
這
位
家
裡
曾
領
取
綜
援
的
大
男
孩
，
父
親
因
金
錢
問
題
離
家
了
，
與
母
親

妹
妹
相
依
為
命
，
生
活
節
儉
卻
快
樂
，
不
介
意
外
界
稱﹁
屋
邨
仔﹂
，
只
怕
人
家
加
上

﹁
兜
茂﹂
兩
個
字
。
本
以
為
貴
為
︽
超
級
巨
聲
2
︾
第
五
名
加
入
無
綫
大
家
庭
可
以
有

大
發
展
，
可
惜
一
直
只
做
小
主
持
，
終
於
在
翠
如BB

的
引
薦
下
見
了
某
唱
片
公
司
高

層
，
會
面
之
際
才
知
自
己
多
渺
小
，﹁
我
只
會
說
我
是
阿
坤
，
巨
星
幫
…
…
沒
有
第
三

句
。﹂
他
入
到
寶
山
空
手
回
，
坤
哥
醒
覺
了
，
努
力
思
考
，
加
緊
創
作
新
歌
，
漸
漸
引

起
網
民
廻
響
。
前
年
無
綫
台
慶
，
坤
哥
被
派
扮
一
隻
只
會
走
路
、
沒
有
對
白
的
大
棋
，

他
全
情
投
入
，
觀
眾
看
在
眼
裡
替
他
不
值
，﹁
我
沒
有
自
卑
，
起
碼
我
是
一
隻
有
名
有

姓
的
棋
。﹂
想
不
到
接
着
下
來
新
聞
專
欄
都
紛
紛
作
出
支
持
，
他
人
氣
急
升
，
也
被
安

排
演
出
︽
愛
．
回
家
︾
，
自
此
坤
哥
更
入
屋
，
也
成
為
各
大
樂
壇
頒
獎
禮
的
大
贏
家
。

紅
人
是
非
多
，
也
換
來
了﹁
偽
毒﹂
、﹁
溝
女
王﹂
的
稱
號
，
肥
媽
力
撐
不
要
怕
，

她
也
是
過
來
人
，
某
次
在
街
市
買
菜
，
有
人
大
叫﹁
死
肥
婆﹂
，
她
回
應﹁
你
好

嗎
？﹂
，
旁
人
大
罵
那
人
太
可
惡
，
肥
媽
笑
言
：﹁
他
認
識
我
，
即
是
我
老
闆
，
人
紅

人
家
才
會
恨
你
，
所
以
坤
哥
只
要
做
好
本
分
，
練
好
歌
，
早
到
遲
退
，
學
好
英
文
和
普

通
話
，
加
油
，
你
一
定
大
紅
大
紫
。﹂

肥
媽
常
感
恩
香
港
給
她
的
機
會
，
也
鼓
勵
下
一

代
好
好
發
揮
，﹁
香
港
是
我
家
，
不
要
毀
壞

她
。﹂
坤
哥
也
鼓
勵
時
下
年
輕
人
：﹁
我
這
平
凡

的
四
眼
仔
也
可
以
得
到
我
最
喜
愛
男
歌
手
獎
，
你

為
什
麼
不
去
追
夢
？﹂
香
港
是
個
實
現
夢
想
的
地

方
，
決
定
成
功
是
努
力
，
要
香
港
好
就
要
大
家
多

行
一
步
，
正
如
財
爺
所
言
，
建
設
香
港
人
人
有

責
，
政
府
有
責
，
市
民
有
責
。

肥媽與坤哥

琴台
客聚
潘國森

淑梅
足跡
車淑梅

又叫刺桐城的泉州，很早就在我夢中，但真正
去了，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去了一趟，匆
匆。只記得當時約定詩人蔡其矯在華僑大廈會
合，之後便與他各騎着自行車，奔往他那舒婷口
中的「公爵府」，並在他三層的府邸喝茶聊天。
當時只參觀了他的書房，還有房外的花圃，那裡
種着許多花卉，我從那裡遙望紫帽山，便又匆匆
趕回城裡的晚宴。
如今，蔡其矯已經在另外的世界了，而我又再
度重臨這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城市，內心
自然不平靜。其實，到泉州不止三四次了，1999
年，曾經參加在泉州舉行的文學會議，趁空檔與
C、Z到城內去逛九曲巷，尋訪石板路，還去參觀
了古船博物館，勾起我聯想到蔡其矯的詩《沉
船》，那是1974年在泉州後渚港發掘一艘海船，
長24公尺，寬9公尺多，考古鑒定為十三世紀沉
船，此詩即為此沉船而作，其中有一句，「再也
不能回來一個靈魂／告訴我這一切詳情！」令我
印象深刻。
來到刺桐城，這個在宋元時期被著名旅行家馬
可孛羅稱為世界最大海港的城市，但覺電單車穿
街過巷，街上小店處處，端的是一座商業城市，
甚至當我在街邊散步時，也不時有電單車從斜刺
裡飛馳而來，擦着我身邊呼嘯而過，嚇我一跳。

原來那裡車道與行人道共用，不懂規矩的是我
們！
來到這裡，是應邀參加「第三屆亞洲文化論

壇」，在泉州迎賓館的開幕式未正式開始，一排
主賓紛紛就座，忽有好幾個人蜂擁而上，一看，
都集中在莫言。我雖然認識，但唯恐他如今是諾
貝爾文學獎得主，來往的人太多，未必記得我
了，所以也就沒上前打招呼。但晚上的亞洲文藝
表演倒很不錯，尤其當印尼的男聲小組歌聲嘹
亮，唱起《梭羅河》(Bengawan Solo)、《愛拚才
會贏》時，全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而我當年在
萬隆生活的點滴往事，也汨汨地給勾勒出來了。
那晚，Y的學生請吃晚飯，他們一個在電視台

當主持，一個在電台當音樂節目主持，都是能說
會道之士，但都對老師極其尊敬。其實我們都已
吃飽了，卻敵不過人情。我們坐在設備頗簡陋的
大堂，有幾個爐灶，旁邊有幾個年輕男女，男的
在包剪揼地猜枚，不時呼喝狂笑，女的在一旁靜
靜喝酒，不時撥弄蒸鍋，我們在幾張條凳上挨着
坐。主人應該是常客，他熟練地拿起塑料鍋蓋，
女服務員把雞塊和佐料倒進鍋裡，倒水，不一
會，那鍋便咕嘟咕嘟地響開了，主人把鍋蓋揭
開，一股香噴噴的味道撲鼻而來。寒風呼呼吹
來，直撲我們背後的塑料圍布上，嘩嘩有聲。不

知誰問了一聲，像不像北風吹來的架勢？有人便
唱起《北風吹》來了。我們忙着問堂倌有沒有
WiFi？不料有了，一個個都連不上線，只好廢然
而止。當代人早已進入電子時代，沒有線路，就
比什麼都難受。君不見於今朋友聚會，大多並非
面對面聊天，而是不言不語，各自低頭打短訊？
這燉土鷄果然好味道，即使飽了，我們也還真
的吃下去。拿酒來！主人勸酒，但我們不勝酒
力，早已有Y出面抵擋，總算過關。大家似乎有
點醉意了，舌頭開始打結，酒後吐真情？Y說了
許多體己話。終須歸去，其中一個學生還特意叫
車，送我們回酒店，然後再回頭不醉無歸。
那天下午，我們決定出遊，一行人中有越南

人、柬埔寨人。崇武半島早就聽聞，只是沒去
過。古城在修復中，海邊風很大，吹得我們幾乎
站不穩腳步。我們由公園提供的惠安女導遊陪
同，一聽是惠安女，我們不由得肅然起敬，多少
惠安女的故事湧向心頭。這位惠安女導遊身穿惠
安女典型裝束，只是沒有露出肚臍。是惠安人，
但一路顯得懶洋洋的，問她詳情，她也三言兩語
說畢。莫非天氣影響心情？還沒有往回走，她就
揚了揚手，一聲拜拜，轉身便往山下走了。
這公園不小，三國、水滸、西遊、紅樓人物都
有，但佈置得有些雜亂，沒有重心。還有巨大的
「白貓」、「黑貓」，以及彌勒佛像，都說摸其
肚臍眼就會發財，怪不得肚臍眼都讓人摸得發亮
了！也有一道拱門，遊人雙手平伸，倘若夠得
上，就會有福。不管信不信，一個個都嘗試一
下，嘻嘻哈哈又一天。

印象最深的，還是去逛泉州老街。古舊市場有
許多擺小攤的，我看到毛澤東、周恩來，以及十
大元帥的彩像，還有小紅書，以及各種真假古董
等。走入茶室內，露天大堂裡有兩個年輕人，坐
在花架下的竹矮凳上，面前是泡茶的茶壺，對
飲。見到我們進來，他們有禮貌地讓座，請我們
一起喝茶。聊天中他們熱情地介紹泉州的種種，
看來生活悠閒寫意。
關帝廟的香火真旺，售賣香火的店舖不必說

了，善男信女也都擁擠，許多人跪在香爐前祈
拜，煙香嬝嬝。廟外旁邊有幾塊石碑，其中有一
塊刻着「錫蘭僑民舊居」字樣，估計許久以前這
裡是舊稱錫蘭的斯里蘭卡人聚居之處，但如今似
乎已不多見他們。我徘徊此處，思潮飛越關山，
穿越歷史，但已找不出具體的事實真相了，只能
夠反證泉州當時應該有不少外來移民。
這時才真的想起刺桐城這個名號。在泉州，並
沒有特別感受到刺桐呀！對了，那天在酒店外面
的行道樹照相，莫非就是刺桐？

印象刺桐

曾
讀
到
一
篇
很
好
的
訪
問
，
是
廣
西

中
醫
劉
力
紅
對
患
病
的
看
法
，
他
的
理

論
是
受
到
清
末
一
位
名
王
鳳
儀
的
東
北

農
民
所
影
響
，
重
點
強
調
一
個
人
的
構

成
主
要
分
為
三
元
素
：
身
、
心
和
性
，

其
中
性
格
影
響
身
體
健
康
最
大
。

當
中
令
我
感
受
最
深
的
是
他
說
：﹁
在
人

生
命
的
三
個
元
素
裡
面
，
每
一
個
東
西
所
佔

的
權
重
不
一
樣
。
對
︵
身
體
︶
做
到
了
百
分

之
百
好
，
但
相
對
整
個
生
命
來
說
也
只
是
做

到
一
成
。
如
果
對
︵
心
︶
做
到
了
盡
善
盡

美
，
也
只
佔
四
成
。
如
果
把
自
己
的
︵
性
︶

做
得
好
的
話
呢
，
可
以
佔
到
六
成
。
就
是

說
：
如
果
不
管
︵
心
︶
和
︵
性
︶
，
︵
身

體
︶
就
是
做
到
滿
分
，
也
是
不
及
格
。﹂

所
以
他
認
為
病
了
，
除
了
醫
治
身
體
外
，

還
要
自
己
安
心
，
而
最
重
要
是
了
解
自
己
性

格
上
的
問
題
，
去
除
弊
病
，
才
能﹁
對
症
下

藥﹂
。
尤
其
是
性
格
中
的
稟
性
，
會
表
現
出
不
良
的
情

緒
，
生
出
怒
、
恨
、
怨
、
惱
、
煩
五
行
性
。
怒
傷
肝
、

恨
傷
心
、
怨
傷
脾
、
惱
傷
肺
、
煩
傷
腎
。
綜
其
所
言
，

負
面
性
格
足
以
傷
身
，
縱
使
醫
生
治
好
身
體
病
痛
，
但

要
長
遠
根
治
，
只
有
去
除
個
人
的
不
良
情
緒
。

大
家
身
邊
總
有
些
人
輕
易
為
小
事
動
火
，
凡
事
看
不

順
眼
，
長
期
心
存
恨
意
，
有
無
窮
的
怨
言
，
煩
惱
自

尋
，
永
遠
向
壞
處
看
問
題
…
…
不
但
令
自
己
失
去
歡

樂
，
也
讓
身
邊
人
不
好
過
，
人
際
關
係
弄
得
一
塌
糊

塗
。
有
些
人
單
從
表
面
已
看
出
健
康
出
了
問
題
，
如
皮

膚
差
、
紅
腫
起
瘡
、
臉
色
過
紅
或
過
黑
、
臉
部
脹
紅
、

身
體
過
瘦
、
從
沒
笑
容
；
有
些
人
則
長
期
投
訴
頭
痛
或

其
他
小
毛
病
，
但
醫
生
又
難
找
出
根
源
。
有
些
人
甚
至

覺
得
命
運
生
來
差
，
身
體
弱
時
又
無
人
對
自
己
好
。

這
樣
看
來
，
當
身
體
出
現
問
題
，
當
然
是
第
一
時
間

找
醫
生
治
理
，
同
時
要
抱
持
樂
觀
的
心
態
，
開
朗
的
性

格
，
經
常
提
醒
自
己
從
正
面
思
考
問
題
，
培
養
豁
達
的

心
境
，
避
免
怒
、
恨
、
怨
、
惱
、
煩
等
情
緒
生
起
，
以

從
體
內
治
病
，
並
得
以
養
生
延
年
。

怒火燒心百病生 翠袖
乾坤
余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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